
有人为猎奇有趣， 有人因痴迷而向往

如今的学子不太有野外考古的机会， 在高考志愿表
上写下考古、 文博专业的初心也和前辈有所不同

透物见史，

小众的考古学“火”了
■本报记者 朱颖婕

“为了纪念入学40周年，请朋友帮俺

特别订购了一批班酒。”这两天，复旦大

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高蒙河在微博上

得意洋洋地晒出一瓶白身蓝字的茅台。

“吉林大学考古系78级专用酒”几个

字， 勾连起一段青葱岁月的记忆———那

是专属于早期考古学子的求学时代，也

是考古全靠“洛阳铲、软毛刷”的时代。

近年来， 随着大量以文物为设计灵

感的文创产品的出现， 越来越多人意识

到， 蕴含在考古文明中的文化重量和传

统审美， 在今天依然拥有打动人心的力

量。而考古这门看似离大众很远的学科，

也逐渐脱离了此前的刻板形象， 正以各

种形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小众”的考古学不但“火”了，还内

生出崭新的学科内涵———在“透物见史”

中， 考古文明始终观照着人类的当下和

未来。

■徐英瑾

国内大学传统上以专业教育见长，

以通识教育见短———这似乎是近几年

从事通识教育的同仁的普遍见解， 也

是推行中国版通识教育的主要动机。

问题在于， 有关通识教育的必要

性， 似乎一直是建立在 “想当然” 的

基础上， 鲜有系统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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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地气” 的通识教育， 真的需要改良了

观点汇

●通识课不能是 “甜点”，

有一部分就该 “硬梆梆”

以前有种说法 ， 不要让

通识课变成 “甜点”， 要以专

业课的精神来打磨通识课 。

对此 ， 我深以为然 。 通识课

应当有相当一部分是 “硬梆

梆 ” 的 ， 就是说通识课对人

是有训练 、 有提升的 ， 对人

的整个生活历程和心智发展

有重要影响。

教育是什么 ？ 教育就是

让你戴上一副眼镜 ， 让你看

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 让你

看见从前看不见的东西 。 比

如一名文史哲专业的学生 ，

通过了解生命科学的发展和

量子力学的世界观 ， 学会了

用不同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比如一位环境或能源专业的

学生 ， 通过学习一门伦理学

课程 ， 突然发现原来人与环

境的关系是一个严肃且有着

复杂伦理学意味的问题 ， 开

始思考 “如果大气层藏污纳

垢的能力也是一种资源 ， 该

如何在不同人群和世代之间

进行分配” 等问题。

这就是通识课的作用 ：

它使你开眼 ， 使你认识到不

同学科是有智识与尊严的 ，

使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面

相 。 而这样的训练必须要有

足够的思维和智力含量才行，

仅仅让学生听得高兴是不会

达到这个效果的 ， 所以至少

一部分通识课应该是有挑战

性、 有训练量的。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
授、 教务处处长彭刚

●职业教育仅有 “屠龙之
技” 不够， 也要引入通识教育

为什么说有些职业教育

缺乏吸引力 ， 有人认为这是

观念问题 ， 我觉得不完全是

这样 。 其实根源是在产业结

构调整非常迅速的条件下 ，

旧的岗位不断消失 ， 新的岗

位不断被创造出来 。 如果你

花了几年时间学习一项技能，

可当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

候 ， 需要这个技能的工作没

有了 ， 那你不就等于学了一

个 “屠龙之技” 吗？

当然 ， 也不能因为这个

就因噎废食 ， 不发展职业教

育， 而应在职业技能教育中，

对教给学生什么样的技能进

行选择 ， 要有前瞻性 ， 要做

战略判断 。 同时在职业教育

中 ， 应加强通识性教育 。 不

能因为是职业教育 ， 就只教

技能 ， 还要教给学生学习能

力等软技能和通用性知识 。

这样 ， 哪怕未来这个工作没

了 ， 他们仍具备学习和掌握

其它技能的能力 ， 这比什么

都重要。

所以 ， 政府做出高职院

校扩招 100 万人的决定很了

不起 ， 但接下来还需付出更

大努力 ， 才能让这个决定真

正变成惠及民生 、 与中国未

来发展紧密结合的一项战略

决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蔡昉

（摘自中国网 、 “复旦
通识教育” 微信公号等）

“1978年 ，我考上吉林大学考古学

专业。”40年过去了，高蒙河对往昔的求

学生活依然记忆犹新。他记得，当年自

己报考的第一专业是哲学，第二专业是

历史，由于他的历史分数特别高 ，就被

当时历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考古学优

先录取了，“那个时候搞不懂考古到底

是干嘛的，说起来，有些阴差阳错”。

在世界范围内， 考古学从诞生至今

已走过了几百年历程。19世纪时，“考古”

成为世界通用的学科名称。在我国，宋代

兴起的金石学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前

身；上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正式

起步。其中，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中逐渐

摸索出来的一整套发掘和记录方法，为

我国的田野考古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

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之后，

北京大学、 西北大学相继设立考古专

业，招收全日制本科生。如今，全国开设

考古、文博专业的高校已超过50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明

是北大1952年创建考古专业后的第一

届学生，入学那年他26岁，已是劳动局

干部。“我们那时一共可以填六个志愿，

我只报了三个： 第一个北京大学历史

系，第二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三个北

京大学哲学系。按我的想法，考就考北

大，要考不上就好好工作。”结果 ，高明

很幸运地被北大考古专业录取了。

当时北大的考古专业由北大历史

系、中科院考古所和文化部文物局三个

单位组成。新建立的考古专业“摊子”虽

小，聘请来开课的教员却都是全国一流

的专家。“殷周考古是郭宝钧，秦汉考古

是苏秉琦，隋唐考古是宿白，古建是梁

思成，绘画是故宫的徐邦达，古文字是

唐兰，这些都是当时的大人物。”

事实上，考古学一开始就不能算是

纯粹的“文科”，它强调考古挖掘技术 ，

因此需要师生有一定的理工科基础。那

时，考古学的学科形态比较传统 ，也就

是行内人说的“脸朝黄土背朝天”。

大学四年间，高蒙河和同学们花了

一年半时间在野外工作 ， 足迹遍布河

北、山西等地。正是在那些周而复始乃

至寂寞枯燥的发现和研究中，他们练就

了一身过硬的田野考古本事，“等我毕

业的时候，已经可以独立带着一支考古

队完成野外工作了”。

高蒙河回忆，当时每到一处进行考

古发现，就意味着至少有大半个月需要

“与世隔绝”。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通

讯工具，也没有广播、报纸，他们常常两

人一组，背起猪油和挂面就出发。“走到

哪里是哪里，碰到风雪天气，军用罗盘

都不一定好使， 只能硬着头皮摸黑走，

找老乡家借住。” 老乡家并不厚实的被

子、屋里昏暗的灯光，甚至成群的虱子，

回忆起来满是人情的味道。“现在想想

都是财富。”高蒙河这样说。

光阴流转， 时移世易。 随着考古学

的学科形态趋于现代和多元， 如今的考

古学子不太有野外考古的机会， 即便去，

考古工地的设施条件也跟酒店差不了多

少。 而他们在高考志愿表上写下考古、

文博专业的初心， 也和前辈有所不同。

复旦大学文博系 2017 届硕士毕业

生谢珂笑着说， 自己学考古是 “入了

坑”。 事实上， 高考那会儿， 她填报的第

一志愿是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志愿才是

博物馆学。

“入学时想得比较简单， 就希望读

个大学， 毕业后安心回老家， 到高中当

个政治老师。” 而选择文博的理由只能用

“鬼使神差” 来形容。 “我一开始以为读

这个专业每天会接触古文物， 朋友和家

人更是问过我， 学考古的人是不是就是

‘官方盗墓者’ ‘现代摸金校尉’。 但那

时我只觉得， ‘诶， 博物馆学？ 博物馆

学专业是学啥？ 是每天去接触古文物的

吗？ 听着好像好神奇、 好向往的样子！’”

高考尘埃落定， 谢珂进入了江西师

范大学博物馆学专业。 她说， 大一那年，

学校给新生提供了一次转专业的机会，

班里 32 个人中， 15 个人提交了申请，

但她从头到尾没转。 和她一样留下来的

人， 或是抱着一腔好奇， 或是捧着一颗

真心， 当然还有些奇奇怪怪的理由。 比

如， 认为这个专业可以 “周游列国”，

而且 “不用学高数”。

大三期间， 谢珂开始认真思考毕业

后的自己到底能干什么， 以及这个社会

需要自己干什么。 思虑再三， 她决定报

考复旦大学。 除了复旦文博名声在外的

缘故， 最重要的原因是： “我想好了，

要做公众考古。”

回忆六年的文博学习生涯， 谢珂和

同学们很少有 “蓬头垢面发掘、 研究”

“回到小黑屋里整理发现” 的经历， 迎接

他们的， 反而是多样化的实践训练。

她曾参与过 2016年江苏苏州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的调研工

作， 以及良渚博物院、 陕西博物馆等遗

址、 场馆的改陈工作等。 对她来说， 现在

从事策展工作， 就是在公众考古的范畴发

光发热。 这个 “鬼使神差” 的开端， 最终

成就了一个 “如愿以偿” 的理想。

通识教育往往容易被简单地理解

为 “文科生多上一点理科科目” “理

科生多上一点文科科目”， 并由此成为

大学既有学科体系在授课对象方面的

扩张。

但严格地说， 这种做法比较粗糙。

笔者虽然原则上也赞成文、 理科学生

得多了解对方在做什么， 但彼此了解

的基础， 应该是一些具有共通性的问

题， 而不是为了满足 “通识教育” 的

形式要求。

举个类似的例子来说。 虽然我们

不反对大龄未婚男女积极相亲找对

象， 但也不能 “拉到篮子里就是菜”，

简单粗暴地配对。 这道理放到文理汇

通这个领域， 也是说得通的。 一名有

机化学专业的学生 ， 为何一定要对

《大学 》 《中庸 》 有深刻研读 ？ 一个

搞数论的学生为何一定要背无数首唐

诗 ？ 这些本事 ， 除了在功成名就之

后， 在大众面前展示自己颇具人文素

养之外， 很难说在其长远的职业发展

中有什么本质帮助。

然而， 一名为法院建立自动化推

理系统的计算机专家， 确实需要懂点

法学常识； 一位试图研究曹操家族血

缘遗传路线图的遗传学专家， 也得具

备一定的文言文阅读水平， 有能力通

读与曹氏家族有关的古代文献。

换言之， 泛泛层面上的文理汇通

缺乏 “实战价值” 的， 而真正能够兑

现为实际科研成果的， 则是特定文科

的特定路数与特定理科的特定路数之

间的 “精准对接”。 不幸的是， 大而泛

之的经典阅读计划， 往往难以提供此

类 “精准对接”。

当然， 部分学术同行或许会认为

上述意见过于功利。 但大学本科一共

才四年时间， 屈指数来， 第一年熟悉

大学教育环境， 第二年进入专业学习，

第三年刚刚找到点入门的感觉， 第四

年就要忙着找工作， 再刨去中间参加

社团、 社会实践和谈恋爱的时间， 青

年学子究竟还有多少时间熟悉中西人

文基础经典， 畅游于人类先贤思想的

海洋呢？

笔者在大学教授西方哲学与科学

哲学。 坦率地说， 很多哲学专业的学

生到本科毕业也不具备有关黑格尔 、

胡塞尔哲学等艰深哲学体系的入门级

知识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我们又能

对非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提出更高

要求吗 ？

因此， 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与通识

教育所承担的巨大教学负担之间， 我

们必须有所割舍。

从当下实际出发， 一个可行的方

法， 就是紧紧抓住 “实战性” 与 “接

地气” 这个目标， 向大学生提供文理

兼适、 且对日后职业生涯也会产生助

益的新通识教育方案。

通识教育首先要突出的， 是逻辑
思维训练。 逻辑思维或批判性思维训

练对所有学科都具有普适性， 却不是

大多数中国大学新生的必修课。 我遇

到过不少理科朋友， 在超出自己专业

领域之外的时候 ， 就基本不讲逻辑

了。 此外， 对于自认为逻辑感不错却

缺乏系统逻辑训练的人来说， 是否能

够在复杂的三段论推理中遵循 “中项

必周延过” 等微妙的逻辑规则， 也很

难说。

其次是修辞学训练。 修辞学这门

学问， 研究的是怎样的话在怎样的语

境下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修辞

学在西方的鼻祖乃是亚里士多德， 可

现在的通识教育往往强调学习亚里士

多德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 》， 却不强

调出于同一作者 、 实用价值更高的

《修辞学》， 殊为可惜。

现在， 一些大学纷纷开始要求部

分文科生学习微积分， 而实际上对文

科更为实用的数理知识乃是统计学基

础。 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都需要使用

统计学手段， 而且统计推理的方法正

在向某些新锐哲学分支渗透， 实验哲

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更重要的

是， 许多日常生活中的推理谬误不仅

与逻辑相关， 也与统计学相关。 遗憾

的是， 这方面的训练并非目前通识教

育的核心部分。

在笔者看来， 除了上面几个部分，

各校的通识教育还可纳入以下板块：

1.认知心理学入门

认知心理学是心理学研究中最为

“硬核 ” 的部分 ， 却与人工智能等新

锐学科的关系非常密切， 亦在一定程

度上与神经科学有交叉。 对于认知心

理学的了解， 将有助于学生理解文科

交融的现实案例， 为日后的学术研究

提供基本的心理学素养。

2.新闻英语翻译训练

大学英语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实

用性不强 ， 对于经典英语作家的解

读难以迅速提高学生理解英语报刊

的能力 。 大学英语教育应当朝着科

技英语 、 新闻英语的方向调整 ， 而

将文学类英语阅读留给外文系的专

业学生 。

3.世界历史、 地理知识

缺乏世界历史 、 地理方面的素

养 ， 是当下大学教育缺失的另一个

维度 。 仅仅让学生阅读古代作家希

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的作品， 并不能帮

助他们读懂今天的土耳其与希腊之间

的复杂关系， 对于托克维尔的阅读也

无法帮助大学生迅速理解 “黄背心 ”

运动的本质 。 以最有效的方式补足

这些知识短板 ， 这是通识教育应该

考虑的问题 。

4.职业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

伦理学是一门很精深的学问 ，

更直接有效的教学方法 ， 是讨论与

职业和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伦

理学问题 。 这样 ， 理科 、 工科与医

科学生更容易从相关案例之中找到

自己的兴趣点 。

要执行如上通识教育方案， 显然

需要大学管理层重新调配既有的教学

资源， 而不能被既有的各科系教师的

学术偏好 “牵着鼻子走”。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与通识教育所承担的巨
大教学负担之间， 必须有所割舍

抓住 “实战性” 与 “接地气” 目标， 向大
学生提供新通识教育方案

“与世隔绝几个月” 曾是考古人的常态

那个时候， 没有先进的通讯工具， 也没有广播、 报
纸， 他们常常两人一组， 背起猪油和挂面就出发

当代考古学意在培养 “复合型人才”

为了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考古文博人才， 一些
奇妙的 “化学反应” 正在发生

从传统的学科定义来看 ， 考古学

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

的实物， 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为

目的的一门学科 。 它既是一门学科 ，

也是一种科学 ， 更是我们看待世界 、

多维度了解文化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经过数十年的学科发展 ， 考古学

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了若干分支 。 如

收集 、 整理研究资料的田野考古学 ，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勘探 、 调查 、

分析和研究的科技考古学， 以及艺术

考古、 宗教考古、 建筑考古、 环境考

古等各类专门领域的考古学研究。

与此同时， 为了培养适应未来社

会需求的考古文博人才， 在开设相关

专业的高校中， 一些奇妙的 “化学反

应” 正在发生。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科人才培养

方案中 ， 三分之一的课程为实践课

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映

福说， 博物馆专业学生可以依托学校

博物馆进行教学实践活动。 同时 ， 学

校在四川 、 重庆 、 云南 、 贵州 、 广

西、 湖南等地均建有文博和考古实习

基地 ， 以满足学生实践的需求 。 此

外， 学校还与东南亚等国家展开了关

系密切的学术交流 ， 为学生 “走出

去” 提供了平台。

“考古不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接

近历史的可能性， 更启示和引导今天

的我们了解过去和自己， 从而更好地

思考走向何方， 以及如何让未来的生

活变得更加美好。” 在谢珂看来， 这正

是当代考古学的意义和当代考古人的

责任所在。

校园新观察


